
小紅書上，被圍觀的雲相親

內向又不自信？不妨試試隔著屏幕公開相親。

中國湖北襄陽一家購物中心，不少顧客參加情人節慶祝活動。攝：Li Fuhua/VCG via Getty Images

自從24年4月結束上一段戀愛，定居在北京的Vicky Zhang經歷過10次線下相親，但都沒有下文。

直到12月的一天，她隨意瀏覽小紅書時看到一個直播間，裏面是九宮格式排佈的視頻聊天窗口，有

一位主持人和8個男女。

他們正在相親。

和中國傳統的線下相親一樣，直播間裏的主持人會引導每位參與者介紹基本的個人信息，包括身

高、性格、學歷、財務狀況，以及對未來伴侶的期望等。沿用一檔在中國江蘇衛視播出長達十五年

的相親綜藝《非誠勿擾》中的稱呼，這些相親直播間的參與者通常被主持人和觀衆們稱爲「男嘉

賓」或「女嘉賓」。

主持人和上千名觀衆常會起哄讓某位嘉賓展示才藝，比如「露腹肌」、「唱首歌」，或者打趣撮合

某兩位嘉賓在一起。一次直播中，一個男生乾脆脫掉上衣秀了兩分鐘肌肉，其他嘉賓激動得滿臉通

紅，笑得很開心。還有唱音樂劇，現場配音動漫，模仿網上的搞笑洗腦片段，跳抖音熱門舞蹈的。

也有人穿著皇帝龍袍，化著搞笑的妝，抱著一隻玩偶跳舞。

今年29歲的Vicky在北京一家國企的初級部門打著一份穩定的工。她談過兩段戀愛，也有一些接觸

下來挺有好感的男生，但她堅決要求男方和她一起定居在北京，如果發現彼此的未來規劃不一致，

她便果斷地選擇不繼續。

Vicky形容自己是「直女」，幾乎不會主動和男生單獨發起對話，她在自己的小紅書主頁寫到自己是

「什麼話都可以對著空氣說一遍，最後爛到肚子裏」。工作單位裏也有適齡男青年，但每次領導想

點鴛鴦譜時，她都感到很緊張，趕緊讓領導打住。所以她只能通過開門見山的相親來找對象。

一次線下相親大約20-30分鐘，雙方直接聊各自的條件和要求，「氛圍只能說是平常吧，成年人之

間比較成熟的相親模式，不是聊得火熱的那種。」彼此給出的拒絕原因也很委婉，一個男生在見面

後對她說，「你性格挺好的，但我感覺適合做朋友。」



中國上海的一場相親聚會上，一名女子正在查看牆上的資訊卡，以了解單身漢的詳細資訊。攝：Aly Song/Reuters/達志影像

一對一的交流有種「一眼定生死」的感覺，Vicky會很謹慎地把握自己的表現，「你哪一句無意識的

話讓對方不舒服了，他立刻就會覺得不合適，包容度很低。」有一次，Vicky和對方約在咖啡館見

面，對方走進咖啡館，看見她的那一刻，「眉頭咔地一下皺起來了，我猜是他不喜歡我的長相。」

無果的線下相親讓Vicky感到「很耗心力」，一半是因為不合適而傷心，一半是想到還得繼續找而壓

力倍增。

在小紅書上看了三場類似的群聊相親直播後，Vicky鼓起勇氣點擊了直播間右下角的連線按鈕。「我

想來碰碰運氣，」她說，「看到大家都這麼大膽，我覺得我也可以。」

「做真實的自己」

Aria Shen今年四十歲，是一名高中老師。在成爲相親直播間的常客之前，她是個非常內向的人，

形容自己的社會化程度猶如剛學會走路的孩子。上大學後，Aria的父母開始爲她物色對象。除了找

親友介紹人選，她的媽媽還會去江蘇南京玄武湖著名的相親角——許多父母會在那裏張貼子女的個

人簡歷用於相親——爲她尋覓合適的對象。

但是，經由親友們介紹的線下相親體驗對Aria來説並不理想，「感覺跟開盲盒一樣。」去年的一次

相親中，對方的目的性過於明顯，不停地詢問她的工作和單位的性質，要求女方身高必須高於165

厘米。「每次好像都是被別人去審視，就是一個物化我的過程。」她說。

起初，Aria看到相親直播間時感到十分震驚，「一開始覺得什麼奇葩還去網上找對象，我上去的話

我不也是一個奇葩嗎？」但在直播間裏觀察了一個多月後，總是熱情洋溢的主持人給足了她安全

感，「她不會讓我的話掉在地上。」其他參與者在鏡頭前坦率的表現也鼓勵到了她，「就像付航

（中國大陸脫口秀男演員）説的，做真實的自己。」自24年冬天，短短數月以來，Aria已經在小紅

書上參與了將近20場相親直播。

Aria所參加的相親直播間由「活老師」——粉絲們給她取的暱稱——主持，來兔米負責運營和策

劃。24年年初起，她們開始共同運行這個名叫「活不膩來相親」的賬號，是小紅書上最早開始做

「九宮格」相親直播的，也是目前最受歡迎的相親直播間，單場直播的同時在線觀衆曾超過3000

人，整場直播總觀看量超過50萬。工作日晚上的十二點半，活老師的直播間仍有近1000人在線。



「活不膩來相親」的直播間截圖



23年下半年，活老師還在準備考研，只是用小紅書直播自己背書，藉此督促自己學習，慢慢地積攢

了幾千名粉絲。在粉絲群裏，有人説考研期間特別煎熬，很想談戀愛，活老師便答應考研結束後幫

大家「找男朋友」。12月26日，考研結束，活老師開播，「當時只是閒著鬧著玩，沒有想到像現在

這麼正式的相親。」

27日，有過多年互聯網運營工作經歷的來兔米點進了活老師的直播間。1月初，她覺得「這件事情

能成」，開始正式幫活老師做直播間的規劃和運營。

活老師的主持風格是來兔米認爲相親直播間可行的一大原因。活老師大學本科學習播音主持，性格

外向，朋友評價她是屬於能量比較高的類型。她形容自己有一種「在互聯網上不要形象」的鬆弛

感，會在鏡頭前往臉上亂塗亂畫，正如她在小紅書賬號簡介裏冩的，「這是個『不嚴肅相親』直播

間」。在來兔米眼裏，這種高能量的性格轉化成了直播間裏的情緒價值和充足的安全感，因此才吸

引了像Aria一樣在現實生活中非常內向的參與者。

「很多內向的人第一次上麥都很緊張，但我們發現他們的狀態會越來越好，越來越放得開，上麥的

頻率也會越來越高。他們的行爲也會鼓勵到其他人來嘗試。」她説道。

爲了更了解爲什麼年輕人抵觸傳統的相親模式，活老師特地參加了一次由家人安排的線下相親。對

比在直播間的感受，她發現在傳統的相親中人們考慮問題非常現實，仿佛一場赤裸的利益交換。之

前有個男生來到直播間，很直白地說他家裏有多少資產，如果結婚可以給女方安排工作。「在傳統

的婚戀市場上大家可能覺得這個男生家裡條件很好，但在直播間，並沒有很多人吃他這一套。」活

老師說，直播間裏的相親，大家會多關注第一眼的綜合氣質和談吐，更貼近大學時期更純粹、美好

的接觸方式，「畢竟大家都還是會希望通過一段美好的戀愛，慢慢步入婚姻殿堂。」

來兔米説直播間裏經常收到網友詢問，「我三十了能不能來相親」，「我離異有孩子行不行」，

「我一米七可以嗎」。很多人對自身條件不自信，比如年齡、身高、曾經的婚戀史，這些原本在傳

統相親市場裏可能被視作減分項的特徵，在相親直播間海量的人選池裏變得不再那麼重要，「我們

常說，沒事的，你一米七，我們這邊有一米六五的。」

中國上海，一名男子經過小紅書總部大樓的吉祥物時，窗戶上倒映著他的身影。攝：Alex Plavevski/EPA/達志影像

Aria曾在小紅書上發過一段視頻，講述自己作爲四十歲未婚女性如何度過失業的一天，卻收到了一

些帶有嘲諷意味和攻擊性的評論，「你再等兩年迪拜王子回來找你」﹑「四十歲都絶經了吧」。但

在相親直播間裏，原先擔憂自己年齡過大的Aria感受到了一種很包容的環境，「我擔心自己沒有亮

點，不是帥哥美女那樣可以幫直播間吸引流量的，但是後來我覺得她倆都蠻親切的，不會讓場子冷

下來，也不會輕易給別人貼標籤。」。



有時Aria不在直播間，來兔米看到三十多歲的男嘉賓，會特地私信喊她去直播間看看合不合眼緣。

一次，Aria的媽媽看到她在直播間連麥，便說道，「活老師，你要幫她找找好的人。」此後，活老

師總是這樣在直播間裏介紹Aria，「這個姐姐家庭氛圍很好，她媽媽性格也很好的。」

在中國，同性伴侶關係不被政府承認，性少數群體在社交媒體上也只能進行十分隱晦的自我表達，

但來兔米看到越來越多的LGBTQ人士來到直播間參與連線，坦率地表達自己的性取向。一個常來連

線的男生，他會戴上長髮出現在鏡頭前，用女性化的聲音說話。有時來了好奇他性取向的觀眾，他

就說：「不一定，我是會變的」。有時，活老師會專門邀請他感興趣的男生或女生上麥，讓他們有

機會當面聊聊天。「在直播間裡他們會找到認同感，大家就像開玩笑一樣，把自己在現實中羞於啟

齒的事情説出來，不會感到尷尬，或者覺得自己像個異類。」來兔米説。

浪漫的另一面

正在德國柏林攻讀碩士學位的Bastian Wei把看相親直播間當作一種閒暇時的消遣方式，最初並沒

有抱着找對象的目的，直到他在直播間裏看到一位同在德國讀書的女生，和自己一樣愛好跑步，非

常心儀。

於是他立即連線，直率地表達了想和她認識的願望。直播結束後，他們加上了微信好友；一週後，

他們在彼此所在城市之間的中點約了見面；一個月後，他們正式確立了戀愛關繫。

到目前，他們已經在一起七個多月，未來兩年的打算是一起留在德國，Bastian準備在今年碩士畢

業後先在當地找份工作，等女友讀完博士，再作長遠的規劃。

對Bastian來説，相親直播間的一大好處是能夠讓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建立聯繫，有着各式各樣的性

格、職業背景和價值觀的人在此相互交流。但成功的配對並不能僅僅依靠這些虛擬的數字窗口。

Bastian認爲，直播間只能提供一個彼此認識的契機，後續的發展還是要看個人的主動性，以及是

否真的做好了進入一段新關係的準備。

即便他的確是在直播間找到了現任女友，Bastian始終沒有對相親直播間的成功率抱有太大的期

望。他估算自己常去的直播間，每天有近百人參與視頻連線，但是這大半年的時間裏，公開表示成

功「牽手」的嘉賓不到十對。

中國深圳，一對新婚夫婦在手持結婚證書合影。攝：VCG/VCG via Getty Images

艾媒諮詢去年發佈的《中國婚戀社交服務市場研究報告》中提到，現在中國年輕群體的婚戀觀更強

調感情和精神層面的契合，而非僅僅基於物質條件的考量，社交媒體上的婚戀服務因其弱目的性更

受歡迎，但多數被調查者對線上結識對象的信息和動機的可信度表示擔憂。



相親直播間只需要用戶進行實名認証即可參與視頻連線。小紅書僅對粉絲量在50萬以上的賬號進行

前台實名信息展示，普通用戶的實名認証信息不會對外公開顯示。Bastian覺得，這種低成本、低

門檻的參與方式一方面擴大了人與人的聯結，另一方面也會使一些目的不純的人混雜在其中。

Bastian在直播間看到過一位男嘉賓，鏡頭前表現得很有禮貌，三觀很正，結果之後被網友發現，

他在個人的小紅書主頁上發帖辱罵相親直播間裏的女性。「每個人真實的、內在的東西是無可辯証

的，任何形式的相親認識的都一樣，」他説，「只能説經由熟人介紹的線下相親，因爲有第三方的

認証，不太能作假。」

儘管在審核每位參與者的信息真實性和動機方面能做的有限，活老師和來兔米會盡力維護好直播間

的友好氛圍。相親直播間的另一獨特之處就是擁有一大批圍觀群衆和實時滾動的評論。活老師説，

好在大家現在對網絡上的負面評論也都有心理預期。看到針對嘉賓的負面評論，她會立刻在直播中

維護嘉賓，來兔米則在後台負責清理惡意評論，對發佈者進行禁言。

一次，一位男嘉賓因爲女嘉賓們反覆提到的「希望男生不要有爹味（中國大陸的流行語，用來形容

一些男性愛對女性或後輩進行説教）」而感到生氣。他情緒激動地説道：「爲什麼每個人都説這一

句，就不能來個有新意的，説就喜歡有爹味的嗎？」隨後他憤然下線。短暫的尷尬過後，活老師敏

捷地把話題轉向下一位嘉賓。

但她仍會鼓勵嘉賓們對一些常見的婚戀話題展開友好的討論。今年一月份，她喊來常年在國外學習

或工作的嘉賓們，聊了聊「異地戀/異國戀到底應不應該開始」。有時，她也會在深夜專門花上一兩

小時為大家做情感分析，「像之前有個女生被PUA（指一段關係中一方對另一方進行情感操縱和精

神控制），如果沒有人來告訴他們，就比較容易陷在被動的自我懷疑中，我給他們解答之後，他們

才明白，原來問題出現在對方身上。」

流動的體驗，嚴肅的追求

有些在北上廣深做互聯網運營工作的觀衆，主動給活老師和來兔米提供過一些相親直播間發展商業

變現的建議。MCN機構私下聯繫過她們，提出可以協助進行專業的直播規劃和運營。也有一些實體

的婚戀機構發來合作邀請，但她們都沒有接受。

來兔米説，對情感主播來説，受衆有明確的情感需求，和一般的帶貨不對口，因此變現的路徑比較

單一。任何莽撞的商業化力量的介入，都可能破壞直播間裏真實自然的相親氛圍，尤其需要保護參

與者們在直播間裏透露的大量個人信息。

中國臨夏一名女士透過直播販售玫瑰。攝：Jiumei Danzeng/China News Service/VCG via Getty Images



分別身處江蘇、北京兩地的網友李想和頓頓，在兩個月前開啟了她們在小紅書上的相親直播間。她

們原本想通過小紅書直播發展副業賺錢，但現在也遭遇了盈利困難的瓶頸。小紅書數據平台顯示，

過去30天裏，她們直播了28場，通常晚上九點開播，凌晨兩點結束。唯一的收入來自直播間裏「大

哥」的禮物打賞。

「大哥」是中國互聯網上的俗稱，指那些爲了支持喜歡的主播而不斷砸錢打賞的直播間觀衆。這些

「大哥」並不參加直播間的相親活動，李想説，他們有時會從開播一直陪伴到直播結束，「可能只

是喜歡在直播間裏聆聽大家的故事吧。」

活老師的直播間目前也只是通過觀衆的禮物打賞來賺錢。如果觀衆特別喜歡鏡頭前的某位嘉賓，可

以選擇「爆燈」——也是從電視相親綜藝沿用下來的稱呼，即向直播間送出名叫「獨角獸」的虛擬

禮物，以此換得立刻上麥和嘉賓交流的機會。小紅書上一個「獨角獸」需要花費299個「薯幣」，

約等於43元人民幣，這些觀眾送出的禮物由小紅書平台和主播五五分。

一個工作日的凌晨兩點，活老師下播前一刻，直播間的在線觀衆列表顯示，前五名觀衆總共送出了

3148個薯幣，約等於450元人民幣。一個週日的晚上十點，李想和頓頓正在直播，在線觀眾列表上

排名第一的觀眾送出了1,5000個薯幣，相當於2100元人民幣。李想說，這類收入主要是靠運氣，得

看「大哥」的心情。

據艾媒諮詢，中國互聯網婚戀交友行業市場規模在2023年已達93.8億元，較上一年增長11%。不單

小紅書看見了其中的機會，主動爲活老師的直播間提供流量扶持，支付寶去年也邀請活老師去主持

相親直播。但在支付寶播了兩場後，她們發現效果不佳。

支付寶因其和日常手機支付掛鉤的性質，需要用戶進行更多的信息認証，包括房産、車産、學歷以

及資産等級。「雖然這樣真實性和可靠性更高，但是要求填冩的信息太全的話，會導致大家一下子

警惕性很高，這和我們原本偏娛樂化、輕鬆的相親交友氛圍是對沖的。」來兔米解釋道。

而在抖音，相親直播間數不勝數，卻隱藏着誘導型消費的陷阱。上觀新聞報道，觀衆如果想認識直

播間裏的嘉賓，打招呼、獲取聯繫方式、約見面都需要打賞「紅娘」，也就是直播間裏的主持人。

這類直播間顯然是以相親爲噱頭，忽悠觀衆瘋狂刷禮物，甚至鏡頭前的女嘉賓也被懷疑是紅娘的

「托」。

「我覺得是跟平台的生態有關係，小紅書的生態會更好一點，人沒有那麼雜，大家的質量和素質會

更高一點。」來兔米説。

中國北京紫禁城外，男子看著自己的手機，旁邊女子則在擺姿勢拍攝婚紗照。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李想和頓頓都是單身，有時她們也會在自己直播間一半認真，一半玩笑似的像嘉賓一樣介紹自己。

談到她們自己會偏向於通過哪種渠道找對象，李想説，相比於傳統的親友介紹或者自然結識，她現

在更傾向於選擇相親直播間，「因爲能接觸到的人群跟現實當中遇到的人群完全不一樣。」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的學者孫萍、李宜桐和於小童在關於線上交友的研究中發現，數字平台的介入

使得人們從尋找嚴肅的親密關繫轉向一種「淺層社交」的狀態，個體間的關係從長期的「關聯」變

爲短期的「連接」，從可能的「伴侶」變成了可匹配的「他者」，沒有了長期的承諾和固定的責

任，可以隨時開始，隨時結束。

頓頓也同意李想説的，她補充道：「（直播間）完全拓寬了我的眼界，打開了一扇新的門。但還是

那個問題，就是在線下才能真正了解一個人。如果能從線上認識再到線下去真正地交流，這是一個

比較好的方式。」

活老師在這一年多來的直播經歷中最大的感觸是，現在的年輕人們開始不再屈服於「社會時鐘」對

戀愛、結婚、生子的要求了。「社會時鐘」（social clock）是由心理學家Bernice Neugarten提出

的概念，反映了社會對個體生活的期望，簡單説來就是在什麼樣的年齡，就應該做什麼樣的事。在

中國社會，一個人從18歲高考結束，到30歲步入壯年之間，往往被期待着按部就班地完成大學畢

業、找到穩定工作、結婚、買房買車、生孩子這一繫列事情。

「但我看到越來越多人不再像老一輩那樣，覺得這個階段我一定要幹什麼，按照世俗的眼光去完成

那個計劃，」活老師説，「他們更偏向自由，願意接觸更多的可能性，結識不同的人，從而更加堅

定自己的內心。」

但對於Vicky來説，盡快擁有一段認真、可靠的親密關係，繼而在北京組建一個安穩的家，是她目前

最大的願望。除了相親直播間以外，她還試過親友介紹相親，用過Soul這種專門的社交軟件，買過

實體婚戀機構的包月介紹服務，自己也多次在社交媒體上發過相親帖，線下約見了不下10人，但都

沒有成功。

屢試屢敗的相親經歷，使她心裏堆滿了不解、無力和焦慮，於是開始頻繁失眠、暴瘦。「去年我特

別苦惱，天天工作量那麼大，但還是焦慮地睡不着覺。我躺在床上，腦子裏全是事兒，相了這麼多

次了，爲什麼還是脫單不了？」

今年過年回家時，媽媽開導她，「結婚還是真正要出於一種愛，不要逼自己，哪怕一個人過也會比

兩個不合適的人好。」今年二月，她決定勸自己想開點，在參加過三次相親直播後，她選擇暫時在

相親這件事上休息一段時間。

「我的心態很像小孩子做題，覺得單身是個問題，有問題我就想解決，」Vicky説，「但這事兒不像

做一道數學題，只要你去學你就能會做。」


